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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雄县罗坎镇凤翥村的夜晚，一本
书、一杯刚沏好的红茶，总是能让我安然入
睡。然而，每到月圆之夜，一切都变得不一
样了。穿窗而入的月光，仿若一位霸道的
访客，进屋后不打一声招呼，便大大咧咧地
仰面躺在我身旁的空位上。它跳动、闪烁，
时而轻抚我的睫毛，将几缕月光送入眼底；
时而轻揉我的鼻子，送来月光的芬芳。被
月光这般撩拨，我只能睡睡醒醒了。

罗坎凤翥不同季节的月光各有不同。
春天的月光仿佛被漫山新绿浸染，带着说
不出的鲜嫩；夏日的月光饱满丰腴，好似轻
轻一握，便能在指尖凝成膏脂；秋天的月光
褪去铅华，安详恬淡，宛如古琴悠远清寂的
琴音；冬天的月光虽薄、白，但一落到刚下
过雨的地上，便明媚得如同少女睫羽上抖
落的晨露。冬日在凤翥赏月，站在窗前，望
着月光洒在雨后大地上焕发出的奇异光
芒，便觉得原来雨与月光，才是这世上最般
配的神仙眷侣。相较之下，冬春之交的月
光便少了那份动人。此时，凤翥的雨将停
未停，草将出未出，月光也透着犹豫，欲明
还暗的。

大约凌晨 3 点，我被渴醒。室内光影
朦胧，我起身拿茶杯时，发现杯壁上晃动

着鹅黄色的光影。想来是月光太爱这青
花瓷杯，竟在上面作起了画。喝下这被月
光浸染过的茶水，温热的液体滑过食道
时，恍若听见远处山间小溪冰雪融化的
碎响，浑身无比畅快。回到床上的瞬间，
我不经意望向窗外，眼前的景象让我震撼
不已：天呐，月亮怎么掉到凤翥村外的树
丛中了？像是千万片月光正从叶尖往下
跳，跌进湿润的泥土里，惊起熟睡中草芽
的梦呓。

月光跌碎在林间的刹那，凉丝丝的清
辉掠过耳畔，忽然让我想起儿时追逐萤火
虫的夏夜。那时攥不住的微光，与此刻倾
泻的月色重叠，原来浪漫总在猝不及防时
降临。当年那个赤脚追着流萤跑的小男
孩，又怎会料到，多年后的月夜，竟能邂逅
月亮坠落人间的美景。

我见过山顶蓬勃跳跃的东升之月，也
见过夜半高悬于空中的圆月，却从未见过
栖息在林间的月亮。那晚的月亮许是走了
一夜，有些累了，光芒不再那么明亮，看上
去毛茸茸的，宛如一盏挂在树梢的灯。那
些尚未发芽、满是萧瑟之气的树木，被林间
的月亮一照，瞬间流光溢彩，仿佛整个树林
一夜之间重新回到了春天。

见过这样的月亮，又怎能不被它的美
惊艳？只要一睁眼，便会下意识地望向窗
外——啊，月亮仍在林间，只是更低了些。
如此睡了又醒，醒了又望，不知重复了多少
次。终于，月亮沉到了林地上，从一盏灯的
模样幻化成了篝火。

第二天醒来时，天已大亮。凤翥村外
的山，哪里还有满月时的盛景？细雨停了，
草木却未返青，看上去单调极了。虽然寻
不到月亮的踪影，但我知道，它因昨夜那场
热烈的燃烧，留下了伤口，不知去何处疗伤
了。它燃烧得太过忘我了，伤了元气，所以
此后半个月，它会一点一点地亏下去，直到
枯槁成弯弯的月牙儿，才会真正复苏，慢慢
地将亏缺之处盈满。月亮圆满后，不会因
一次次的亏缺而不再燃烧，因为它懂得：没
有燃烧，就不会有灰烬，而灰烬，正是生命
不可或缺的养料。

我从未想过，在印象中最不适宜赏
月的时节，竟能看到月亮抛洒在凤翥凡
尘的绝美情景！倘若我一直清醒着，即
便 看 到 这 样 的 风 景 ，也 未 必 会 如 此 震
撼。正因我所见的一切，介于黎明与黑
夜之间，处于半梦半醒之际，那轮月亮，
才美得如此夺目。

掉落罗坎凤翥的美好
邓 刚

在威信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游览时，
听说距离县城 40公里处有一座景色优美、
风情浓郁的苗族古村寨——湾子，尤其是
村中有3棵古老又奇特的“神树”，我兴奋不
已，一大早就驱车前往了。

离开威信县城，沿途青山绿水、鸟语花
香，清风送爽，令人心旷神怡。车子驶入威
信县的乡村公路，就盘山沿水而行，仿佛置
身于苗岭秀、苗水清的画卷之中。山谷里，
小河泛着碧波，一群群村童在清澈见底的
河水中嬉戏，苗家姑娘圆润清亮的歌声从
山间飘来。小车如轻舟，荡漾在青山绿水
间，远离城市喧嚣的我们，置身于如此美好
的山乡之中，可真惬意啊！临近水田集镇，
山道渐行渐高，只见公路两旁树木茂密，炊
烟袅袅，生机盎然。路旁一股股清泉从山
岩处飞流而下，形成如“水晶帘”般的瀑布，
几个苗家姑娘正在泉边梳洗秀美的长发，
见我们的车子驶来，便起身笑脸相迎。

车子停在了苗寨门口，映入眼帘的是
一座古朴别致的苗家寨子——湾子。整个
寨子修建在由青条石斜砌而成的10多米高
的地基平台上，森严又壮观，数十户苗族同
胞的房屋一家连着一家，房檐走廓相通，浑
然一体。

走进苗寨，仿佛踏入了一个古朴纯洁
的世界。古老的杉木板房镶嵌着明亮的玻
璃，老人安详地坐在屋檐下，替劳作的儿女
照看小孩，牲畜膘肥体壮，玉米、土豆堆满
屋角。寨子的中心是一间宽大的议事厅，
是乡亲们商议大事的地方。这里山清水
秀、空气清新，不少高龄老人时常坐在屋檐
下歇息。“日子过得怎么样？”我问了一位90
多岁的老婆婆。她谈吐清晰地答道：“一年
比一年好。”与乡亲们交谈中得知，寨子里
有不少人家的子女考上了民族大学，还有
的在县（市、区）有关部门工作。苗族同胞
们异口同声地说：“这些全靠党的民族政策
好啊！”

走出寨子大门，抬头便看见了一棵雄
伟挺拔的巨树矗立在寨子左边的平地上。
树身上挂着一块标志牌，上面清晰地写着

“川黔紫薇”，树高 30多米，主干笔挺，呈紫
红色，直径之大，我们 4个人手拉手都围不
过来。它的叶子形似银杏，圆小而鲜嫩；根
部紧贴地面，靠近一股细小的长流水，这水
四季不断，甘甜无比，供寨中村民饮用。站
在树下仰望，巨树高耸入云，枝干横斜，绿
叶掩映，如同大自然造就的一把巨伞，美丽
极了，十分壮观。据当地苗族同胞说，这棵
树的树皮可入药，有清热解毒之效；树根下
的水被乡亲们称为“神水”，饮之可延年益
寿；巨树被乡亲们奉为“神树”，周围百姓常
来朝拜，祈求它保佑生活平安，逢凶化吉。

这棵“神树”是苗寨的守护神，它不仅
雄伟高大，无所畏惧，而且还温柔多情：夏
天为寨子带来清凉；冬天挡住风寒，为村民
送去温暖；农闲时分和黄昏时刻，这里还是
姑娘、小伙子们谈情说爱的地方。它之所
以神奇，不仅是因为它有 500多年的历史，
而且人工极难栽活。从苗寨后面的最高山
顶到寨门口的山谷中，一共有 3棵树，它们
连成了一条直线，丝毫不弯。山顶上的是

雄树，寨门口的是雌树，山谷口的是子树，
“一家三口”截然分明又紧密相连。寨门口
的那棵雌树，被乡亲们称为“神女树”，仔细
观察，它的造型颇似女性的神态。

苗寨后面的山顶上有一个天然水池，
水质清幽，晶莹照人，天旱不缩，天涝不溢，
四季细水长流，滋养着大山中的庄稼与草
木。这山、这水、这神树还孕育了一个美妙
动人的故事呢！

据当地苗族同胞说，几百年前，一个书
生到外地赶考，途经此地，不幸患病倒地。
寨子里的一个姑娘发现他后，连忙把他扶
回家中照顾。过了一个多月，书生康复，与
姑娘定下终身后继续赶考。然而，3 年过
去，书生仍未归来。姑娘每天都会在家门
口翘首以盼，却始终未见书生的身影，最终

因相思成疾而病故。乡亲们将她葬在寨门
口，不久后，那里就长出了一棵神奇的大
树。后来，书生终于回来了，得知姑娘已
故，痛不欲生，每天都到山顶上的水池边祭
拜那棵“神树”，最终也病故了。乡亲们将
他葬在山顶，不久后，那里又长出了一棵英
俊挺拔的神树。又不知过了多少年，在这
两棵大树的下面，长出了一棵小树，仿佛是
他们的后代。这个传说美丽动人，寄寓了
苗家儿女对幸福生活和美好爱情的渴望与
追求，令人感动不已。

匆匆而来，又将匆匆而别。山美、水
美、树美、人美的湾子古苗寨底蕴深厚，令
人回味无穷。如今，这里已被开发为苗寨
风情景点，每年都有不少外地游客前来观
光游览。

湾子古苗寨见闻
陈剑宁

当初夏的微风轻轻拂过大地，
金黄璀璨的枇杷便在枝头摇曳生
姿，仿佛在向世人宣告着它们的成
熟与丰盈。地处金沙江畔的永善，
枇杷深深扎根于适宜生长的每一寸
土地，历经四季雨露滋润，饱尝岁月
风霜洗礼，终披上熠熠生辉的绒衣，
汇聚成芬芳馥郁的甘甜，让人沉醉
其间。

枇杷，因叶形似琵琶而得名，充
满了诗意与韵味。枇杷遵循自然法
则，秋养霜，冬开花，春结果，夏成
熟，一年四季生机勃勃，是水果中独
备四时之气者，备受青睐。

早在唐宋时期，枇杷便已成为
高贵、吉祥和美好的象征，深受人们
喜爱，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寻常百
姓，都对它赞不绝口。白居易曾在
诗中赞誉道：“淮山侧畔楚江阴，五
月枇杷正满林”，生动地描绘出枇杷
繁茂、满山金黄的景色，如同一幅铺
展开来的画卷，令人心驰神往。

倚靠灵山秀水生长的枇杷，在
永善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遵循
每一个节气，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气
度与风姿。在农人的精心呵护下，
一片片新绿在海拔 1200米以下的土
地上茁壮成长。待到夏日来临，枇
杷便在一树树绿荫间露出那金黄诱
人的身姿。

这些枇杷树，不仅是大自然的
杰作，也是永善人民心中的乡愁与
寄托。它们以挺拔的身姿和翠绿的
叶片，装点着永善的山山水水，仿佛
是大自然的守护者。无论是在山坡
上、田边地角，还是村前屋后，每一
棵枇杷树都与村民紧密相连，共同
酿造着甜蜜的生活。每当微风拂
过，那沙沙的叶响，仿佛在诉说着村
民们与枇杷之间的不解之缘。

沿着蜿蜒的山路盘旋而上，初
夏时节的永善县永兴街道万亩枇
杷产业园生机勃勃。漫山遍野的
枇杷树在微风中摇曳，金黄的果实
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碌地穿梭于
林荫之中，采摘、分拣、包装，每一
个动作都流露出对这份甜蜜事业
的热爱。

每逢初夏时节，当枇杷褪去青
涩，露出金黄可爱的笑脸时，沿金沙
江一带的永善果农便沉浸在欢乐

中。人们会邀约家人和朋友，奔赴
乡野，体验采摘枇杷的乐趣。枇杷
以其酸甜的口感、丰富的营养，成为
了夏日的首选佳果。

枇杷的味道，大抵也是人生的
味道吧！它们只有熬过冬日的严
寒，才能在春日里结果，最后长成甜
蜜的果实。这正如永善的农人一
样，他们坚韧不拔、勤劳朴实，在劳
作的时光里创造美好生活。枇杷承
载着农人朴实的品质，香甜了这片
至善之地，用一缕缕金黄色的光芒
照亮了农人前行的道路。

如今，熟悉的枇杷已成为我归
乡之途的牵引。每当目光触及郁郁
葱葱的枇杷树时，我的心中便涌起
无尽的感慨。在我心里，枇杷已化
作故乡的身影，默默指引着思念的
方向。这份初夏的酸甜，早已融入
我的舌尖。无论离家多远、多久，我
都能循着这甜蜜的滋味找到归乡之
路，因为在永善这片土地上，有我割
舍不断的乡愁与眷恋，有金黄的枇
杷在等待我的归来。

孩子们平常各自都很忙，难得
乙巳年春节阖家团聚后的又一个连
续5天的“五一”小长假，他们问我想
去哪儿玩。老实说，离家远一点的
洪崖洞、峨眉山、黄果树等景区对于
步入老年阶段的我来说，是没有吸
引力的，连续几个小时的车辆颠簸
不说，每年都从媒体上看到小长假
期间各景区人满为患的报道，哪还
有去凑热闹的兴致！于是，我决定
去相邻的贵州威宁草海景点，早去
晚回。孩子们异口同声道：“要得！”

我家三代人分乘两辆车从昭通
城出发，一路往东，直奔草海。

其实，我对草海是既熟悉又陌
生的。第一次听到草海这个名字是
在 20世纪 70年代末，一个同事的父
亲在威宁工作，那天他和他的一个
同事到昭通城出差，闲聊中他提到
自己家就住在草海边，可以在草海
中划船，草海里的鱼也很好吃，邀我
们去他家玩。后来，我去镇雄和昆
明时都经过威宁，到威宁后问及草
海所在，得到的回答都是离县城比
较远，坐在车上看不见。几十年的
时光匆匆而过，草海于我而言，是可
望而不可即的景点。

我们将车停在草海码头的停车
场，一块木质串架的标识牌上，“草
海码头”四个楷书大字格外引人注
目。我们坐在旁边的木亭里，吃着
香喷喷的威宁烧洋芋，眺望四五百
米外草海湖面上星星点点的野鸭。
我告诉孩子们，威宁的古地名叫乌

撒，同乌蒙（昭通）一样，都是从少数
民族语言中演化而来。威宁人口过
百万，是黔西北国土面积最大和汉、
彝、回、苗等多民族聚居的县之一。
草海是由底部几股流量很大的泉水
涌出来而形成的天然湖泊，湖水流
出后经彝良洛泽河汇入关河（横
江），最终在水富流入金沙江。

儿子说：“我高中放假时和几个
同学来过草海，当时岸边有游船，乘
船便能见到随时被惊飞的水鸟，低
头可见水草随波摇摆、鱼儿在水中
游弋，据说是为了避免惊扰水禽才
撤走了游船。”

为了亲近草海，我们从草海码头
往右走了两三公里，跟着操着南腔北
调的人流走向水边。路过一片被家
乡人称为“水灯芯”的湿地，见有小孩
子将竹竿网篼伸进水中，果然捞到了
两条在阳光下泛着银光的小鱼，随后
又赶紧将它们放回水中；游人们或单
人或全家背对草海拍照留念，用手机
记录下与草海亲近的时刻。

在我眼里，草海虽然没有滇池
浩瀚，也没有我的家乡因修建大国
重器——溪洛渡水电站而形成的金
沙江高峡平湖壮观，但它却是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越冬的栖息地
之一，不失为镶嵌在云贵高原上的
一颗宝石。我相信，随着威宁人民
对草海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草海
一定会越来越漂亮。临走时，我站
在草海边，指着水中随波荡漾的野
鸭群高声说：“草海，我会再来的！”

走近草海
王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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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黔紫薇”树。 田朝艳 摄


